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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git.io/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git.io/fgma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齐齐哈尔版|第342期


2021年8月15日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有50多万人。1000多个炼功点遍布300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法轮大法是教导人遵循真善忍、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什么奇迹都会出现。这里提供两则真实的故事。


师尊给了姐夫第二次生命


二零一七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家属去城郊边镇姐姐、姐夫（未修炼法轮功）家串门。到了姐姐家，姐夫正在盖房子。我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会话，就进屋了。


刚进屋，坐下没多一会儿，外甥慌张跑進屋说，“不好了，爸爸从干活的房上掉下来了。”我们马上赶快跑过去。一看，只见姐夫一动不动地脸朝下，趴在地上，脸上呈土灰色，一丝血色没有，鼻子下面有一滩血，下身的裤子湿了，人几乎完全处于休克状态，没有任何反应。


在此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我说，咱们大家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们就一起对着他念。然后轻轻地把姐夫从地上抱起来，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着他的耳朵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心里就默默地发出一念，求师父救救这个生命吧。这念一出，似乎一切都静止了，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了周围空间场。


过了一会儿，在急切企盼中，只见姐夫轻微地睁了睁眼睛，脸上有了一丝血色，当他把眼睛睁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起死回生了。所有在场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姐夫有救了。


这时，我轻轻问他，腿疼不疼，他示意不疼。一碰身上，不让碰，这时大家的心落了地，看到了希望，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人有救了。”


后来，姐姐及家人把姐夫送到了就近的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为：严重脑溢血，肋骨骨折了13根，手术做了4个小时。出院后，姐夫一直恢复很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姐夫从死亡之中救了回来，给了姐夫第二次生命。


师父救了我老伴的命


我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喜得大法，今年八十一岁。


那天，我和老伴到公园去散步，他突然间发病了，头上的汗水象黄豆大，直喊：“我不行了，胸部痛。”因为他平时没有大病，不知他胸部痛是什么病，我就打电话给孩子：“快来车，接你爸到医院。”


到医院也不知道挂什么科，医生看病情严重，说先做个心电图吧。心电图一做，医生就大喊：“快来车，这人不行了。”因为心电图显示心脏大面积梗阻，主任说，希望不大，另一个医生说，这人心跳过速，赶紧通知单位和孩子来处理后事。过程中，孩子哭得很厉害，当时我没哭，心想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和家里的事都有师父安排，去留由师父定。


过一会，我去输液的房间，我对他说，你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点了一下头。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问他怎么样，他说，胸部痛得轻了，背部还痛，开始好转。四个小时以后，他真的缓解了。叩谢师父救了我老伴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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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以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法轮功学员被政法委、“610”伙同刑警大队、派出所、社区和居委会人员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骚扰。


鲍桂琴和女儿女婿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下午，法轮功学员鲍桂琴（女，67岁）去其他法轮功学员家，被红宝石派出所绑架。


警察闯入鲍桂琴居住的女儿家强行进屋，将鲍桂琴的女婿按倒，然后强行抄家，抢夺走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MP3、电脑、打印机、耗材、现金二十七万六千元，一直非法抄家到晚上十点多。据邻居说，抄走的东西装了5、6个大整理箱，并把鲍桂琴的女儿、女婿都绑架走。


第二天，红宝石派出所警察把鲍桂琴的女儿庄子怡、女婿冯浩拉到富区刑警大队迫害。刑警将他们分在两个房间非法审问，并把冯浩绑在暖气上，在没有任何监控系统的食堂殴打，打得冯浩牙齿松动。警察把冯浩的鞋和袜子脱掉，用皮带铁头抽脚。


庄子怡向刑警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不听，还满口脏话。三天后，非法扣押15万元保释金，定为“取保候审”，放回3人，把剩余的12万元返回。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8点多，警察打电话给冯浩，说有事见面说，一会儿警察来到他们家，把鲍桂琴与女儿、女婿三人绑架，劫送到齐齐哈尔看守所，现在也没有放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沿江派出所警察把冯浩的父母绑架，进行非法抄家，冯浩的父母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各被勒索罚款1000元。


同一天，冯浩的姐姐冯慧也被沿江派出所非法抄家，被绑架到派出所。以不让孩子上学、不让回家为由，逼迫她签字。冯慧被勒索了1000元的保释金。


二零二一年，冯浩的母亲请律师去齐齐哈尔看守所，看守所不让律师见冯浩，并告诉律师案子转到了龙江县检察院。


63岁得杨淑君被迫离家出走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上，法轮功学员杨淑君发现家里突然停电，她出去看电表。一开门，一帮警察闯进她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MP3。杨淑君被绑架到幸福派出所，让她交一万元保释金。杨淑君没有，让外地的儿子交了5000元才回家。


二零二一年四月初，区“610”刘振峰打电话说市“610”到她家“回访”。来了一帮人，杨淑君给他们讲了半小时真相，他们就走了。可是没过几天，“610”又打电话说要到家里看看。杨淑君被迫离家出走。


屡被骚扰 杨秀花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铁北派出所副所长白冰领着两个警察给法轮功学员杨秀花的丈夫打电话说：你的车被碰了，你下来一趟。她丈夫一开门，几个警察一拥而入，一个警察拿手铐把杨秀花铐住，抢走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电脑。把杨秀花绑架到铁北派出所，勒索5000元保释金后才让她回家。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社区书记长征领着5、6个人来到杨秀花家，以影响孩子前途为由，逼迫她写“三书”。


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社区书记长征又打电话，说省“610”来“回访”。四月十四日，社区书记长征和铁北派出所副所长白冰又打电话，让她丈夫去派出所，被告知五月份上级“610”来人“回访”。杨秀花被迫流离失所。


于桂敏仍被敲门骚扰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轮功学员于桂敏出门时，被躲在门后的警察把手背在后面。警察开始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MP3、工资卡。于桂敏被绑架到了红岸派出所。第二天，于桂敏被勒索了2000元保释金后，回家。


回家后，社区人员经常来骚扰，于桂敏不开门。


二零二一年五月份的一天，于桂敏回家取房证时，被摄像头拍到，不出十分钟，社区人员和几个警察来到她家，于桂敏没让他们进屋。现在不时的还有人敲门骚扰。


更多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法轮功学员孙海珠（62岁），因照顾近90岁的母亲，在外租房子住。警察找不到她，就找到她妹妹，诱骗说：“你到社区签了三书，以后就不找你姐和你妈了，把她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去掉。”到现在，孙海珠的妹妹还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


二零二一年五月，富区铁北派出所许然一个人去法轮功学员孙玉芳（78岁）家二次。第一次孙玉芳不在家；第二次去带着执法录像仪，孙玉芳让他关掉，他说关了，其实没关，然后让孙玉芳写“三书”，孙玉芳给他讲真相也不听。


北兴派出所片警陆成去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姚兴起家三次，让他在“三书”上签字，姚兴起不签。第四次又来要把姚兴起带走，姚兴起说：“我不归你们管，我有师父管。”听完，警察们走了。


齐市富裕县二道湾镇法轮功学员大面积被骚扰


从2021年5月份至今，二道湾镇派出所新调来的所长阮庆成和警察不断的到二道湾镇及各村屯骚扰法轮功学员，问法轮功学员还炼不炼法轮功，如果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威胁说：抓起来看你还炼不炼或者说后果自负等等，干扰了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居民被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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